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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
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
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
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
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
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
，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
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
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
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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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多余的话》是党的早期领袖瞿秋白就义前夕写就，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也不同于伏
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更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
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
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
二、“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
为“叛徒”。
他本人及其母亲的墓被砸。
三、疑是国民党伪造的，周恩来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
”当时杀害瞿氏的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后来也说：“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种水平，而且我们也不
了解瞿秋白，他经历的这些事情，无法改动。
”四、目前手稿流散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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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瞿秋白（1899－1935），号熊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
生于江苏常州，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
1919年加入了李大钊、张崧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35年就义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
临就义之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
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
行刑者说：“此地甚好。
”从容就义。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
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
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
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
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
，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另著有《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多余的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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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多余的话　何必说？
（代序）　“历史的误会”　脆弱的二元人物　我和马克思主义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文人”　
告别　记忆中的日期乱弹　乱弹（代序）　世纪末的悲哀　画狗罢　哑巴文学　一种云　菲洲鬼话　
狗样的英雄　猫样的诗人　吉诃德的时代　苦力的翻译　水陆道场　　民族的灵魂　　流氓尼德　　
鹦哥儿　　沉默　　暴风雨之前　　新鲜活死人的诗　财神还是反财神？
　　　　财神的神通　　狗道主义　　红萝卜　　“忏悔”　　反财神　　小白龙　《铁流》在巴黎
　谈谈《三人行》散论　房龙的“地理”和自己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猪八戒　美国的真正悲剧
　美国的“同路人”　萧伯纳并非西洋唐伯虎　慈善家的妈妈　鬼脸的辩护　王道诗话　关于女人　
真假堂吉诃德　透底　中国文与中国人　关于高尔基的书　“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美”　出卖灵
魂的秘诀　最艺术的国家　人才易得　择吉　《子夜》和国货年　“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　　上海
战争和战争文学　马克思文艺论的断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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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何必说？
（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
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
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
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
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
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
——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
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
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
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
罢。
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
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秋白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
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
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
于升官发财。
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
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
去进。
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
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
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
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
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
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
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
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
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
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
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
），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
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
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
热烈了。
我就多读一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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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
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
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
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
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
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
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
共产党的“创始人”。
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
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
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
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
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
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
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
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
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
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
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
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
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
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
信仰。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
大行了。
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
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
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
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
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
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
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
辨法。
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
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
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
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
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
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
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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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
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
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
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
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
。
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
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
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
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
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
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
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
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
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
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
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
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
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
”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
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
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
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
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
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
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
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
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
”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
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
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
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
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
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
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
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
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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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
告。
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
很远。
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
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
，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
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
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
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
年十足的少爷生活。
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
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
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
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
帐。
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
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
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
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
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
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
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
式的隐士思想。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
物。
说得实在些，是废物。
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
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
感、新的感觉方法。
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
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
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
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
饱饭罢了。
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
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
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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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
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
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
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
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
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
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
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
！
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
字工作，“以度余年”。
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
的时期。
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
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
《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
科学理论、文艺评论。
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
”呢？
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
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
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
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
了。
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
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
所不同的是手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
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
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
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
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
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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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
上的需要看一些书。
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
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
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
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
，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
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
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
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
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
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
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
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
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
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
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
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
都是无关重要的。
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
：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
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
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
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
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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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稀见足本，一位革命者破受争议的临终告白，从内容、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是否被篡改过，
难以断定，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书赠瞿秋白　　　　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1950年于《瞿秋白文集》出版时题词　　　　我有直接的感觉他是个文化人，一个气
质素质都具备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 《多余的话》，我看过这篇文章，更加深了他是典型文化人的印
象。
⋯⋯并不是国民党后来编造的。
　　——宋希濂在杀害瞿秋白数十年之后如是说　　　　对于这本书，三十岁之前的人读到的是激情
，三十岁之后的人读到的是反省。
在格瓦拉成为激情符号的年代，你读格瓦拉，我读瞿秋白。
他有格瓦拉一样坚正的革命操守，又有大知识分子悲悯的人文反思。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素质”，是学徒出身的向忠发、会变戏法的顾顺章永远没有、永远也搞不懂的东
西。
所以说，《多余的话》不多余，读《多余的话》，更不多余。
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与其一味革命，不如革命中反思，反思中革命。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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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稀见足本一位革命者颇受争议的临终告白从内容、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是否被篡改过，难以
断定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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